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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因水结缘。 汉江在阳光下腾跃，激荡无数个花开的梦
境。

汉江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生动地铺洒在汉水之滨，让文人
墨客的眼里充满了爱意，增添了故事，江水是倒影秦巴大地的眼
睛。 安康的城镇与村庄倚水而建，秦岭与巴山、月河与两山皆是绕
水而行。

汉水之滨，更得益于水的厚爱；汉江之源，韵味全在于水。 山
长在水上，镇建在水中，城活在水里。 安康水事，梳理着南北二山、
月河两岸，天下流水、秀美瀛湖、红叶茨沟等与水沾边的村镇，农
田、机井、水站、渔业被水滋润着笑脸。

江水是缠绕安康的玉带。 安康之水，是汉滨的点缀，决定着秦
巴明珠的灵性，就像鱼儿离不开水。 如果鱼泛滥了，鱼把水喝干
了，就会鱼死河枯。 如果水咳嗽了，水把鱼呛死了，就会污水乱流。
如果山塌方了，石头把水埋藏了，泥土把水弄脏了，流水把石头堵
住了，就会死水一潭。 安康利水，春夏秋冬，清亮成了它的风情。

汉江是安康的母亲河，汉水是月河川道的中心，是瀛湖库区
的命脉。 秦岭，为之抒写；巴山，因之成韵。 汉滨，因为水的美丽而
动人，因水的存在而清悠。 黄石滩水库犹如镶嵌在月河北岸的璀
璨明珠，酿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陕西省级水保科技示
范园的恒口三条岭水保园区，那排排整齐划一的树木，那片片争
鲜斗艳的花卉，为“丹治工程”扛起治理大旗。 那寇家沟、纸房沟、
大沙沟、岚河、后淌沟、黄洋河、曹家沟等条条小流域，拦蓄引排的
池塘水在阳光照射下波光粼粼，滋润着万物生灵。 那中小河流治
理的岚河、月河工程和恒惠渠农业综合开发月河中型灌区高效节
水改造项目，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梯田配套了水源，荒坡披上了绿
装，树苗吐出了绿芽，花卉芬芳，像装点在土地上的五彩缤画。

汉水，永远是城镇的命根；汉江，永远是城市的纽带。 汉滨与
水相亲了一个又一个世纪，水是财富，水利是春雨。 汉滨水利沐浴
着春风，加快转动工程、资源、民生、生态“四个水利”之轮，满载安
全饮水、水保生态治理、中小河流治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农业
综合开发等五驾马车，让救水、治水、制水凯歌汇成动力无比的仿
古水窖、绿色水库、生态水池。 还水以洁净的空气，还水以干净的
环境，如此灵秀的风光才会永在。

蜀河的夜应是比别的地方来得早了点。 特别是冬天的夜晚。
灰黑的砖墙，黛色的瓦，青黑色的青石板，巷子里的木纹石台阶，
还有那隐在斑驳黑色门里晕黄的灯光下蹒跚的身影。 当然，少不
了那一只只黄色的、白色的、黑色的、橘色的猫，在巷子红灯笼的
摇曳里，疏忽不见。

我很少夜里在蜀河的巷子里游走，特别是蜀河的后街，就算
是天刚刚擦黑。 一个活了上千年的古镇有神迹，我这个半道子，也
不知在蜀河待上何年何月的人，就像是那好龙的叶公，我知道我
的心是迟于我的眼我的手的。 在我还没有准备好和他们相遇，就
避免了彼此的惊扰吧。

单位对门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做饭在几节木纹石台阶又间隔
着几步鹅卵石铺就的、转角的老房子。 虚掩木门上灰了颜色的秦
琼敬德铜铃似的大眼瞪着每一个由此上下的人。 睡觉在与我们只
一步相隔的二楼，还是秦琼敬德站立在门上，或是在背阴处，脸上
的线条连着那铜铃似的双眼都有了一丝柔和之气。 这个佝偻着腰
身，嘶哑着嗓子对乱扔烟头的人喋喋诅咒的老太太，至今我没能
和她搭上一句话。 但我会以为我的夜，确切地说我在蜀河的夜，就
是这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招来的。

天将黑时，老太太就会从台阶转角下的厨房一步一个台阶上
来，打开秦琼敬德外加一把铜锁把持的与巷子水平、实则二楼的
咯吱作响的房门，并不进屋，只是斜倚在门框上，顶着银白发丝的
头，循着巷道南北的脚步声、说话声向左或是向右。 夕阳的余韵或
是凌空的红灯笼，在这个倚在门框一站就是近一小时的老太太脸
上炫出魔幻的色彩。 平日里这个动作迟缓、眼神漠然的老太太，在
天将黑的时候像是一只诡谲的猫，浑浊的眼神里藏着不易觉察的
机警。

贾平凹先生说：我知道，只有我看到了，也有看我的，我才能
把要看的一切看疼。 无心或是刻意，在蜀河的日子，在天将黑的时
候， 我时不时就会站在二楼办公室的窗前看倚在暗影里的老太
太。 或许是没有人看我的缘故吧，在老太太回身轻声关上房门的
那一刻，我知道我没有把她看疼。

蜀河的晨也应该比别的地方来得早了些。 我的早晨大多是在
距我们单位十几步之隔，杨泗庙台阶下，夏家老人与猫的争吵声
里醒来的。 “肚子饿了吧，谁叫你瞎跑，自家的好东西不吃，东家
游，西家串的……”“喵喵喵……呜呜……喵、喵、喵……”六点多
的天光渐渐稀释夜的黑，静默了一夜的蜀河古镇，从寂静到慢慢
升起生机。 几乎是一成不变的说辞，甚而还是昨天的那个时间。 躺
在床上听着夏家老人气咻咻地叫嚷，听着猫委屈似有得意的“喵
喵”声，想象着那表情、那动作，会有喜悦从心里慢慢升起。 从床上
爬起来， 拉开窗帘看不远处薄雾从绿蓝色的汉江里袅袅升腾，山
上的绿、黄、红、黛在白色的雾里欲露还羞。 湿润、薄凉的冷风丝丝
缕缕吹过发际。 看错落有致的古民居黛色的瓦楞上三四只喜鹊叽
喳跳跃，一头黑色的绒毛有冷色的光泽闪动，两只翅膀深蓝色，如
静水流深的汉江，其余的洁白。

这如入无人之境，在屋脊、瓦楞、天空下闲庭信步的喜鹊，让
我想起了我曾在杨柳青老太太家里看见镶着喜鹊登梅的大衣柜
镜子里，身着旗袍的九十多岁老太太曼妙的身影，恬淡的面容。 记
得那镜面上的喜鹊通体是沉郁的深红，像极了迟暮的美人。 不只
是现在，也曾数次去往那个让我怦然心动的地方，想再见那那个
岁月深处走来的美人，却是再未见着。

杨柳青老太太的宅子里，一直住着人的。 几年前那个卖麻花的
老妇人，如今这个喂着一只猫、一条狗，养着一笼子鸡的老妇人。 现
在常常从她家门前经过， 跟弯下身子正在喂鸡或是蹲在地上给鸡
切菜的老妇人偶尔地搭上一两句话，“喂鸡呢。 ”“等着吃几个鸡蛋
噻。”“吃饭么？”“刚坐到这儿。”这样的一问一答，原本就没有预期，
似如蜀河人的等待， 从等出船的家人， 到如今等待偶尔回家的儿
女；从西周到明清时期湖广移民的大量迁入；从江面的帆樯林立，
岸上会馆里商贾云集， 到现在的一城老人……蜀河镇子里的人懂
得等待，他们眼见了喧嚣繁华，他们也安于自己的等待，他们的等
待和期望也就是走过蜀河的四季，去了又来，来了又去。

此时，蜀河的我，似乎更随性些。 下班后，除了一两个偶尔喝
茶 、喝酒的朋友 ，或是叫上单
位的娃们一起沿着骡马古道
走到横跨汉江的彩虹桥折返，
便是在办公室或是宿舍看书
了。 古镇里无处不在的自在、
舒缓 ， 也更随了我的喜怒哀
乐。 其实是鲜有怒的，没有怒
的根由。 也极少大喜，大悲。

许多的花儿没见过，比如荼蘼。 荼蘼只在诗文中。
第一次看到这种花名，是在《牡丹亭》的戏文中：“原

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
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 雨丝风片，
烟波画船。 ” “遍青山啼红了杜鹃， 荼蘼外烟丝醉软。 ”读
到这样的文字，你只会惊叹汤显祖的文学功夫，他把汉字
的精美，运用得炉火纯青。 同时，也便记着“荼蘼”这种花
了。

《红楼梦》六十三回写到，众人在怡红院为宝玉庆生，
夜宴行酒令占花名时，抽到荼蘼这种花名的是麝月，上面
题着 “韶华胜极”， 那边写着一句旧诗：“开到荼蘼花事
了”。 “韶华胜极”，意指花事到了尽头，之后自然是群芳凋
谢了；“开到荼蘼花事了”， 是说荼蘼在春末夏初开花，荼
蘼过后， 无花开放， 故而人意荼靡花开是一年花季的终
结。

荼蘼产于我国，但现在较少人知道，但在古代是非常
有名的花木。 《群芳谱》上说，“色黄如酒，固加酉字作‘酴
醿’”。陆游有诗：“吴地春寒花渐晚，北归一路摘香来。 ”对
酴醿的评价是很高的， 亦由此可知酴醿花在我国很多地
方能种植，也不太少见。

关于荼蘼，北宋有三位诗人诗中涉及。 一是苏轼：“荼
靡不争春， 寂寞开最晚。 ” 二是任拙斋：“一年春事到荼

靡。 ”三是王琪：“一从梅粉褪残妆，涂抹新红上海棠。开到
荼蘼花事了，丝丝天棘出莓墙。 ”

荼蘼色香俱美，其藤蔓若以高架引之，可成垂直绿化
之优良观赏花木。 北宋川人范镇，与司马光至交，风云变
法中，生活上却也清雅风流。 南宋朱弁撰之《曲洧旧闻》有
载：范镇居许下之时，庭前有荼蘼架，其高其广，其下可容
数十人。 到春季荼蘼花繁盛之时，范镇在架下大宴宾客，
约定“有飞花堕酒中者，为余浮一大白。 ”结果笑语喧哗之
际，微风过之，竟然“满座无遗者”，每个人的酒杯中都落
下了荼蘼花。 当时四方传远，成为美谈，号之曰“飞英会”。
这般雅兴，堪比东晋王羲之之曲水流觞。

也是在范镇“飞英会”的北宋，人们发明了一种制作
荼蘼酒的方法：先把一种叫“木香”的香料研成末，投入瓶
中，然后将酒瓶加以密封。 到了饮酒之时，开瓶斟酒，酒液
已芳香四溢。 这时再在酒面洒满荼蘼花瓣，酒香闻来正如
荼蘼花香，几乎难辨二者之别。 这一做法，显然是受“飞英
会”的影响。 于是，浮着片片荼蘼花瓣之酒杯，成就了宋人
在暮春里的一场场欢会。

清康熙年间，有较早之园艺学专著《花镜》成书，其中
对荼蘼有如下介绍：“蔓生多刺，绿叶青条，须承之以架则
繁。花有三种：大朵千瓣，色白而香。 ”对于荼蘼，文人墨客
历代诗赞。 赵孟坚有诗：“微风过处有清香，知是荼蘼隔短

墙。 ”欧阳修有诗：“更值牡丹开欲遍，酴醿压架清香散。 ”
纳兰性德有诗：“谢却荼蘼，一片月明如水。 ”清人厉鹗也
有诗：“漫脱春衣浣酒红，江南二月最多风。 梨花雪后酴醿
雪，人在重窗浅梦中。 ”

荼蘼生长于秦岭南坡以及湖北、四川、贵州、云南等
地，喜欢在山坡灌丛、草丛、杂木林、溪边、山坡路边安家。
这恐怕是陕西关中少见荼蘼的另一原因吧。

辛弃疾告诫人们：“莫折荼蘼，且留取一分春色。 ”荼
蘼是春天最后开花的植物，它开了，春天就要结束了，“三
春过后诸芳尽”。 故而荼蘼在有感情的人类眼中，又是一
种伤感的花。 引申开来，荼蘼花开，暗喻着女子的青春已
成过去。 而“爱到荼靡”，则意蕴生命中最灿烂、最繁华、最
刻骨铭心的爱即将逝去，如何不凄然成殇呢。

陕南的北部，当是盛开荼蘼的。 盛产美女的陕南，也
盛产荼蘼花，这便是大自然。 这一远古的植物，如今该是
何等模样？ 又不知谁人有福，能目睹荼蘼之清丽风采。

荼蘼的花语是：“末路之美”， 意思是荼靡绽放后，只
能默默地等待凋谢，挽留不得，也无法永葆青春。 但凄婉
的另一面，也在昭示后人，珍惜眼前的春光吧，一寸春光，
一寸希望。 追梦人的路途，定然会一路花香的。

自然和社会，常常有着同等的启悟。 荼蘼是自然的，
也是社会的。 人们在心中，也便该一谢荼蘼了。

开到荼蘼花事了
陈嘉瑞

在乡下老家的屋场边，有株仙桃树，
每年开花最早， 开得最艳， 每到阳春三
月，那烂漫的桃花一开，便给整个院子增
添了无限生机。 那淡淡的花香在院里弥
漫着，令人赏心悦目。

它是父亲亲手种的救命树。 许多年
前一个初秋的早上，父亲去县城卖柴，眼
见一个城里人在吃仙桃， 他看得有滋有
味， 硬是将口水往肚里咽， 不等那人走
后， 他迫不及待将人家吃过的桃核捡起
装在兜里，回到家后点种在院子里。 第二
年春天，便冒出了又粗又壮的嫩芽，父亲
高兴不已，便上山砍来狼牙刺罩住，又是
松土，又是浇水，一年又一年，它的枝壮
了叶多了，接着便开出了粉红色的花朵，
继而挂上了毛茸茸的青果，从此，成了我
家度灾充饥的依赖。

记得我刚上小学的时候， 家里粮食
极不宽裕， 母亲把还未成熟的青桃煮在
稀糊汤里，充当饭食，从夏末到仲秋连续
数十天，上顿下顿都离不开青桃，至今我
还能回味起那酸酸甜甜的味道……后来
生活富裕了，再也不用吃煮青桃了，它却
成了全家的最爱， 每每冬季来临时要给
它翻土施肥， 千般疼惜万般呵护地把桃
子护得透熟。 我进城参加了工作后，每到
桃子成熟的时候， 便回家拿上些带回单
位，让同事们分享我家的快乐。

那年三月的一天， 我休假回到了乡
下的家里， 时令虽已进入大地回春的季

节，气温却依然是春寒料峭，门前那株桃
树的绒蕾还未绽开，眼看着天越变越阴，
云越集越厚， 随着山那边刮来的一阵阵
寒风，纷纷扬扬的雪花迎面而至，不到一
顿饭的工夫，场院里便是白茫茫的，瞬间
成了雪的世界， 那株桃树枝上也开出了
洁白的雪花。 看着飞舞的雪花愈来愈密，
我心想这下全完了， 今年再也看不到那
烂漫的桃花了， 更吃不上脆生生甜滋滋
的仙桃了，我忧心忡忡地回到了单位。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它的生命力惊
人地强。 时隔不久，我在街上遇到了村里
的一个亲戚，他说，你家门前的那株桃树
又开花了，只说是今年看不到桃花了，可
谁知今年的花比往年要繁要艳。 听罢一
阵欣喜，下班后，我便骑车赶回了家，还
未进院，那淡淡的花香就沁入了心扉。 来
到树前仔细观看， 夭夭的花瓣是那样地
娇嫩，宛如少女朱红的薄唇。 我依偎在树
枝上，聆听着蜜蜂的吟唱……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微微的春风迎
面吹来，浑身清爽了许多，正惬意间，一
枚花瓣落在了脖子上，柔柔的，凉凉的，
我顺手把它放在手心上， 仔细地观赏着
它的娇容， 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涌上心
头，那便是生命力的顽强与伟大。

回到屋里，母亲告诉我，今年的桃子
要胜于往年。 我说为啥？ 母亲答道：难逢
三月桃花雪呀！

桃花雪
刘丹影

近期天气渐暖， 阳光和煦， 万物复
苏。

看着朋友圈里面晒的大好春光 ，父
母也念叨着出去感受春天， 我便答应陪
他们去周边转转。 母亲说去宁陕子午梅
苑，父亲嫌远不愿意去。 由于我之前在旬
阳工作过， 知道这段时间水泉坪的油菜
花开得正好，于是我提议去旬阳水泉坪。
意见一致通过，皆大欢喜。 母亲兴冲冲地
收拾起背包， 把水果零食一股脑儿装了
进去，我说不用带那么多累赘，需要什么
到哪都能买得到，可母亲勤俭惯了，一瓶
水都不愿意在外面买，也便由着她。

父亲不愿意走高速，要走国道，想要
享受随意而行、随意而歇的乐趣，于是便
依着他沿着 316 国道一路向旬阳驶去 。
沿路的景色美不胜收，桃花、李花、樱花
竞相盛开，柳树吐出新芽，蜿蜒的汉江波
光粼粼，两岸的山峰也披上了新绿，父亲
悠然自得地看着窗外两岸景色。

今天路上车辆并不多，一路畅通，一
小时左右就到了旬阳县城。继续沿着 211
国道向北驶去，过了两河关，驶入乡道，
不如国道好走，担心母亲坐车久了晕车，
速度不敢开快，可母亲有些着急，询问怎
么还没到。 我指着前方正在修建的高铁
宽慰母亲：“就快到了，您看那条是铁路，
等修通了坐高铁就更快了”。 就在这交谈
中，我们终于到了仁河口镇。 这是山谷里
面的一座小镇， 母亲说以前人们去西安
就从这里经过。 现在起伏的山林间一条
高速桥飞架南北，这就是旬桐高速，不远
处西康高铁建设现场机械轰鸣， 一片繁
忙，高速、高铁极大地缩短地域阻隔，给
这里的人们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过了集镇不一会就到了水泉坪山脚
下，沿着盘山道路蜿蜒而上，远处的梯田
顺着山势,层层叠叠、逶迤而下，目之所及

一片葱翠， 每一帧每一秒都是感官和视
角的享受。 摇下车窗，肆意感受这春的气
息，宁静舒适，让人沉醉。

不知不觉就到了水泉坪所在地———
桥上村，刚一下车，一望无际的金黄色扑
面而来， 原来是两山之间的千亩油菜花
悄然绽放，极其壮美，站在其中如同置身
金色海洋。 没想到在这海拔近千米的山
巅之上，豁然有一方圆千亩的“平原”，着
实让人惊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山边袅
袅炊烟， 在山谷里升腾飘散。 父亲感叹
道，好大一片油菜地。 也许是一望无际的
油菜花海勾起父亲的童年回忆， 边走边
给我们讲述他小时候农村生活。 听着父
亲饶有兴趣的回忆， 忽然觉得这满地油
菜花， 其实承载了老一辈人对生活的感
悟和希望。

沿着游人步道一路前进， 沉浸在田
园美景之中， 一向不怎么喜欢拍照的母
亲也让父亲帮她拍几张， 定格住这个美
好时刻。 一户人家门前种了许多牡丹，平
时就爱摆弄花草的父亲便迈不动步了 ，
想要找主人买下几株，敲门却无人在家，
只好悻悻而去。 听当地人说，水泉坪春天
满坪金黄，夏天麦浪翻滚、千亩澄碧 ，于
是我和父亲商定下次再来， 母亲却说下
次要去哪玩要听她的，父亲笑着答应了。

看着父母游玩得如此开心， 我内心
更是深感内疚， 平时工作忙很少带他们
出行，父母越来越老，我已过而立之年 ，
方能体会父母不易，父母操劳半生，如今
日子越来越好，陪伴他们却越来越少。 儿
时是父母带着我出游， 如今我带着他们
出游。 对于儿女而言，和父母出游，重要
不是玩什么，而是陪伴，无需走得太远太
久，因为在父母眼中，有儿女陪伴的地方
就是最美的风景， 陪伴的日子便是最美
的时光。

水泉坪之旅
市直 王昊

谷雨过后， 一场雨恰到好处地下到
了紫阳。

妻在天刚蒙蒙亮就去上班了， 我听
到这雨声已没了睡意，遂穿衣下床。 天气
开始回暖，但早晨的寒气来得较为陡峭，
我不敢大意， 依然用羽绒衣裹紧我这半
百之躯，草草洗漱完毕，撑起一把天堂伞
便走出门去。

街上，行人举着各色各样的雨伞，行
色匆匆从我身边走过， 仿佛成了五颜六
色雨伞的世界。 我沿着汉江大桥，前往我
的目的地汉江长廊漫步。 远远望去，依江
而建， 伫立在汉江之畔的朱红的木质长
廊，犹如一条游动在汉江边的巨龙，淅淅
沥沥的雨丝落在微波荡漾的汉江， 升腾
起乳白色的雾，氤氲而动，袅袅飘逸，如
梦如幻。 看那长廊犹如腾云驾雾般地游
弋在淼淼的江水一旁，更高处，紫阳阁的
飞檐翘角伸展在云蒸雾绕的苍穹之中，
显得神秘而肃穆。

行走在汉江长廊上， 雨在雨伞上发
出炒芝麻般细微的响声， 又好似春蚕儿
咀嚼绿桑时的沙沙声。 细雨把木质的长
廊清洗得干净清爽。 在长廊六角形的亭
榭中，有人用唢呐吹奏起紫阳民歌《郎在
对门唱山歌》，歌声婉转，迎合着这一江
朦朦胧胧的烟雨，由近而远，由远而近地
在耳畔回荡， 长廊下这如一匹墨绿色绸

缎的江水，在民歌声中愈来愈亮了。 一艘
快艇，切开静静的江面，如离弦之箭向江
心驶去， 洁白的浪花扇形一般向两边分
开， 鲜红的五星红旗， 在风浪中飘扬招
展，如火似焰。

长廊两旁的杨柳在雨中已吐出嫩绿
的叶芽，柳树一棵挨着一棵，高高低低的
在雨中站立着，像绿色的烟雾，更像小姑
娘头上垂下的柔柔长发。

在亲水广场，人影寥寥，几个工人正
冒着霏霏细雨，在长廊的护栏边上，平整
一块荒地， 他们用青石板镶嵌出弯弯曲
曲，曲曲弯弯的青石板路径，有的在忙着
挖出一个个深坑，栽种下桂树、香樟，还
有紫薇、白玉兰和茶花。 有的地方已经规
划出亭台，水泥凳子的位置。 他们用劳动
打扮着紫阳， 给这个雨天增添着无穷生
机。

在长廊上赏雨， 这一场雨从四川下
到陕西，从安康下到紫阳。 这场雨带着我
期待的愉悦，下到紫阳的土里，泥里，下
在汉江蜿蜒而行的长廊上， 下在我的心
坎里。 这雨下在一头青牛弯弯的牛角上，
下在它四平八稳的步态里， 下在父亲披
蓑戴笠的背影上， 下在他紧握犁铧的手
掌里；下在母亲采摘青翠的野菜里，那么
细腻，叫人充满无限感激。

长廊赏雨
紫阳 叶柏成

蜀河安详
旬阳 郭华丽

汉江水
汉滨 王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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